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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话剧情缘 
王义(贵州话剧团） 

自创 

- 

     

 

  第一次看话剧还是在小学，是混进河滨剧场（今已拆平）看的，剧名是《赤道战鼓》，

内容是讲非洲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我今天还隐约地记起剧中的几个片断。其中一个是，一个

美国军人（黑人）在奉命枪杀一个美军欲秘密处决的黑人姆旺卡。但正义的沃伦不愿屠杀黑人

兄弟，反而射倒了监刑的美军。另一个是《赤道战鼓》中黑人把鼓夹在两膝之间作为信息传递

而敲的鼓，他使我们学会了新的打击乐姿势，回到家里见什么都夹在腿中间乱敲一气（包括洗

衣搓板），边敲边张着嘴鬼哭狼嚎一通。因为稍微有一点噱头，便会引来全班的大笑和掌声

（特别是女生）。后将这段丛林舞蹈带领全班男生应用于对一女老师的恶作剧，把她吓哭了，

为此而受到学校的严历批评，差点被记大过，这是在 1964 年。 

后又接着看了《马兰花》，记得当年我还拽着老猫的尾巴不放，怕老猫去害小兰姑娘，急

得演员满头大汗。后来在话剧团笑谈此事，还被当年的老猫扮演者赵谦老师（电视剧《遵义会

议》总导演）给了一壳拽。 

还看过当时以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箭杆河边》、《千万不要忘记》、《家庭问题》《夺

印》等话剧，学校还让每人写了一篇作文，我记得我的作文只有几个字；拉肚子，没有看。气

得班主任满脸通红（班主任是个年青的女教师），不是没有看戏，而是写不出来，只好出此招

了。 

   转眼到了文革中期，也就是 1970 年左右。正是全国响应毛泽东和“江青同志”号召，大力普

及样板戏的时候。那时候，样板戏的每一个剧本，都是在中共权威杂志《红旗》上发表，并在

编者按中说：以后各剧团演出，都要以此剧本为准。它的根据就是张春桥的一句话：样板戏改

一个字，就按反革命论处。 

     当时，全国的文化活动基本瘫痪，收音机里，除了经江青批准重新改编的革命样板戏处，人

们想听音乐，就只好听也是收音机里的广播体操的配乐了。所有的文艺时段，全是样板戏。对

大人还好说一点，对孩子，从长远看，这无疑是一种犯罪——中国音乐教育本来就很失败，这

无异于雪上加霜。不过，我还是与瞿小松（当今世界著名音乐家）他们偷偷地去所谓的“裴多

菲”俱乐部（一种自娱自乐的小提琴团伙）听唱片，以最小的音量偷听封、资、修的音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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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也是从那时知道了什么是民乐，什么是西洋乐，不知谁拿来一张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

可惜只有一小部份，虽不甚了解，却也大概可以期分话剧与京剧。 

     从 1968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终于熬到了 1972 年，阴差阳错，我也从知青变成了无产阶级文

艺战士，在与老同志的交谈中得知；贵州省话剧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赣东北军区文工

团，后改为二野五兵团文工团，解放后改为贵州省委文工团、省人民文工团和省民族歌舞团话

剧队，1956 年 5 月 23 日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决定，贵州省话剧团正式成立，以后中央支援边远

省份，又陆续从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和各兄弟文艺团体分配和安排部份优秀生进团，

为该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了 50---60 年代在全国排得上号的话剧文艺团体。 

    我看到的文革话剧内容是写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小剧，剧名叫《半蓝花生》、

《永不停摆》《红管家》，记得第一次看这三个小戏是在小十字评剧团剧场。后来这三部小戏

还到工矿去巡演，很是受到欢迎。我因要办理有关入团手续，所以没参加。当时，政治环境宽

松了不少，被驱赶到农村、工厂去搞“斗、批、改”的话剧演员又风尘仆仆、百感交集地回到

了城市。 

 1973 年贵州省话剧团在恢复排练《艳阳天》的第一天，大家刚刚坐在一起对台词，就对

不下去了——人们失声痛哭——终于又可以演戏了……紧接着又排了《枫树湾》参加全省的拥

军优属慰问演凶，很是受部队欢迎，大家都很满意部队的伙食，巴不得天天慰问演出。 

     记得 1975 年到北京参加全国话剧调演，是我团集体创作的话剧，剧目《云顶山》是反映农

业学大褰的。因演反面角色的演员不胖，没法，只好让服装张明贵师父做了一件“胖袄”才解

决问题，哪象现在生活好了人人都在减肥。后来在人民剧场看电影《开山的人》，发现电影情

节，台词与《云顶山》基本一样，连男一号都是我们团的井立民扮演的，只可惜当时没有知识

产权保护。 

     转眼到了 1977 年。那年夏天我乡下探亲，寨子里的人说，你在话剧团，你们剧团又在演什

么戏？话剧团是干什么的。农村人嘛，啥也看不到，啥也不知道。说实话，当年无法解释清

楚，直到现在也解释不清楚。 

 接着，在 1978 年便看到了《白卷先生》，我们话剧团也排演。作者是辽宁的剧作家。这

是一部写“白卷先生”张铁生的讽刺话剧，张铁生在剧中叫刘铁生，剧本写的很热闹，逗得全

场笑声阵阵。当刘铁生说出“三七二十八”时，观众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那时的观众真

好。  

     后来听人说，四人帮被打到后，张铁生被拉到大辽宁体育馆批斗，装在一个笼子里。愤怒的

人们冲过警戒线，将吐沫和粘痰吐得他满身满脸……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直到今天，在网上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贴子——张铁生应当向全中国的老知青谢罪！你一张白

券，毁掉了多少人的前程？！ 

   当年，我与本团的哥儿们吹牛。这位同仁（己退休）比我大，是省内外著名的导演、剧作

家。一次，我谈起以前看的那部《赤道战鼓》话剧中的黑人鼓手，那位同仁笑着说，老弟，知

道这部戏中的鼓手是谁的吗？我说谁？他微笑而沧桑地用食指指着自己说：是哥们儿……该同

仁还提起当年演《小足球队》、《英雄小八路》、《抓壮丁》排演时的佚文趣事，真让人忍禁

不住。 

     此时还有一部话剧不能不提，作者是贵州省话剧团的剧作家：曹宇文、孔凡祥，剧名是《难

忘的年代》。孔凡祥就是中国第一部电视剧《她含笑死去》的作者。《难忘的年代》由省活最

佳阵容出演，代文华在剧中形象地演出了“四人帮”垮台不久，国内各行各业积重难返百业待

兴的局面，记得戏中有句台词：不能让他们毁了咱们的国家！每演到此处，台下一片掌声！该

剧在当时很有震撼力的。还有王呐、赵谦 77 年创作的《挡不住的东轮》，全国第一部电视连

续剧《敌营十八年》的剧作者唐佩林的《任尔东西南北风》。上述剧目在当时很有震撼力的。

那年，话剧团排演的《万水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二次握手》、《与魔鬼打

交道的人》、《未来在召唤》、《一双绣花鞋》等在人民剧场演出，真是场场爆满，但是演出

收入全部上缴。 

    印象最深的是在在人民剧场看文革后复排的《雷雨》。它使我从此对贵州省话剧团刮目相看

——（这应该是国家级水平，我现在仍然希望着）。用不着再描述他们演绎的如何，只要想一

想电影《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配音演员张海玲——她曾是贵州省话剧团的演员，可以想象当

年《雷雨》剧组的实力。 

     曹禺的《雷雨》几乎具备了话剧所必须的全部要素。严谨的结构，丝丝入扣的伏笔、层层推

进的情节、激烈的矛盾冲突，清晰的人物关系、逻辑性极强的悲剧结局……特别是林薇、刘学

文、金匡民、廖爱惠、施百萍等老演员精湛的表演，曾引得台下多少人暗然泪下。当年的《雷

雨》在人民剧场演出时，盛况空前，就连本团演职人员，每天只能买到 2 张票。不过那年代的

还不兴走后门。 

     其实，当时最为轰动并引起海内外广泛报道的话剧是《于无声处》。这台由上海剧作家宗福

先创作的话剧，以丙辰（1976）清明的天安门事件为切入，讲述了一个在民族危亡时刻，不向

现实低头的青年人的故事。这部话剧很快成为思想解放的先声，在客观上，为天安门事件的平

反，奠定了舆论上的基础。“于无声处”取自鲁迅的诗句“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

雷”。很贴切，把 1976 年 10 月 6 日前的政治环境，形象地勾画出来。这出戏红遍全国，演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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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全国各个剧团都排演了这出戏，又在后来拍成了电影。电影使时空更加舒展，但却销

蚀了舞台剧那种层层推进的紧迫节奏和现场感。当然，影片拍的很好看。宗福先也因这个剧作

而获得了 1 千元的奖励。这在当时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举措！我就是通过贵州省话剧团排演时认

识的这部话剧，当时从导演到舞美设计都一再叮嘱，景片制作一定要认真把好质量关，因为事

关话剧团的荣誉。哪象现在的舞台美术技师，连个椭圆都不会画。 

     记得 84 年，去上海参加第一届上海艺术节，虽然住在上戏潮湿的地下室，仍然看了上海青

艺的话剧《中国梦》和上海人艺演出的澳大利亚的话剧《想入非非》。特别是《中国梦》象一

道闪电在沉寂的上空划过，给话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它将云南民歌“小河趟水”作为主要音

乐多次贯穿于剧中，这或许为云南民歌走向全国起了端倪。当时看话剧也只是看看热闹和到上

海去采购，因为上海的曰用品不要票证，能公费旅游就很知足了，对该艺术节中的话剧异军突

起没什么感受，不过到是觉得澳大利亚的话剧《想入非非》全场由一人从头演到尾，100 多分

钟呢，作为演员，能演这种话剧-----太过瘾了！ 

      1987 年，我已被借用到省文化厅艺术研究室工作。那年的秋天我出差，最后一站是北京。

顺便去了我的当年的贵州省歌舞团的羽毛球朋友严冬（现广东音乐学院付院长）所就读的中央

音乐学院。朋友问我有什么阴谋？我说，看《茶馆》。他叫了一声，哎呀，今天正好人艺演这

出戏！于是便直奔人艺剧场，当看到场外的等票者是场内坐席的三倍以上时，于是便悻悻然地

重新返回中音…… 

     还有一部话剧很值得一提，就是贵州省话剧团王呐等剧作家创作的《春光惹人醉》。该剧的

主题似乎是-----这是大陆自 49 年以来，第一次在舞台上表现国内生活负面的真实状况的剧作，

她的意义是——中国的话剧重新回归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 

    后来在电视中看到了一部电视剧《黄兴》。好！主角竟是马少华。这也曾是贵州省话剧团的

人啊。当年演出话剧团《通天关》，他很认真，根据剧情要求，寒冬腊月还光着膀子赤足上台

演出。此君后来在多部电视剧中演主角。我喜欢他的表演，用现成的话形容那就是——很有责

任心！其实马少华和我还是幼儿园的同学，是他从部队文工团服员到话剧团时，有一天问及此

事，当时还弄得我一头雾水。经他提起幼儿园打架之事，才恍然所知 

     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尽管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束缚和文革的残酷

洗涤，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话剧创作如集聚了多年的火山岩浆，在开阔的火山口处尽情喷

发！但很快，剧作家们对自己的创作不满意了——现实主义回归固然是好事，但这种流派上的

一花独放终究不是好事。于是，幽灵般的新思潮在话剧界游荡、徘徊……终于，令人目瞪口呆

的作品出现了——《如此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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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孝顺》在艺术上进行的大胆的探索和创新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该剧让贵州省话剧团

前后有 4 个小分队在全省范围内巡回演出几百场次，时间达两年之久，该剧的巡演的确也象小

分队的领头人承诺的那样，除了按六.四比例上缴话剧团，小分队每人劳务费是可以买一台 200

多元的洗衣机，这让大家向小康又迈进一步。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当时我们正好与贵阳市文工

团的《如此孝顺》剧组撞车，这真是对台戏了，第二天得知该剧组转移，临行时留下一句话；

倒霉！ 

当时一块巡演的《酸甜苦辣》、《哥儿们折腾记》的卖票率比《如此孝顺》少多了。 

话剧《波特小姐》故事，讲述了年轻的波特她与出版商诺曼•沃恩之间的情感波折，以及

她对世界的认知如何转变。另有一部我省自创的话剧《鲁迅与瞿秋白》，它描写了鲁迅与瞿秋

白不同寻常的友谊，展示了鲁迅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硬骨头精神。1984 年那年《鲁迅与瞿秋

白》、《波特小姐》还与我省少数民族作家伍略创作的话剧《枪与镯》到上海、无锡、常州等

地巡演，当时还得到当地新闻媒体的好评。 

    但在各界引起极其强烈的轰动的，还是历史剧《四渡赤水》，当年在红旗剧场（现也折平）

正在上演的《西安事变》停演，让位于《四渡赤水》，当时许多人都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同样

都是政治任务呵，为什么《西安事变》就得让位于《四渡赤水》，不过大家还是愉快地服从了

领导的安非，只要有戏演。 

象《傩愿》、《小院春秋》、《红星与十字架》、《疾风劲草》、《母亲河》《泥巴

人》、《情人》等戏，因借用在外当“文化背兜”，所以未能参加，甚为遗憾！ 

《茶馆》是 90 年第 11 届亚运会期间在北京看到的。 

当年，我参加由贵州省文化厅组织的“贵州省民间文化艺术团”去北京参加《中国（贵

州）傩面具艺术展》。有一天正下大雨，根本没人参观，突然有一人冒雨独来观看，因为馆里

只有我一人值班，出于无聊和好奇，我操着“贵北话”耐心地给他当讲解；解释什么是傩，傩

文化在戏剧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国内名流的题辞给他介绍，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曹禺先生的题

辞。当他得知我是贵州省话剧团的工作人员，就送我 3 张票。所以就看了北京人艺的《茶馆》

和《推销员之死》。另一张票是在北京大剧院着歌剧《茶花女》时，才知道送票给我的就是在

亚洲次于小泽征尔的台湾国立大剧院的指挥、艺术总监---曾道雄先生（当时任《茶花女》乐队

指挥）。 

    不讲《茶馆》这出戏了，只讲花絮。听曾道雄先生讲；《茶馆》在法国演出时，由于某种原

因没有打上中文字幕，大家都很担心，担心欧洲文化中心的高卢人看不懂。演出结束后，谢幕

时的掌声长达 15 分钟……但还得讲一句《茶馆》中的于是之、蓝天野、郑榕、英若城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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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台词，用北京话讲：盖帽了！后曾先生又到展出场地，专们送了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的

《舞台美术选集》、《首都舞台美术设计资料选》两本书，说或许对我的专业有用。很遗憾，

当时应让曾先生簦名留念，咱以后有机会去台湾也好溜光溜光。 

      1995 年，贵州省话剧团演出了《情人》。因为《文化广角》要拍剧照，我去看了。掐指算

来，一晃儿有七、八年没正经看一部话剧了。看到一半才知道，舞台上也有床上戏了！我记得

演到此处时，场内一片暧昧的寂静，灯光师蓄谋已久的灯光，结成一束，聚集在由一帘薄纱遮

掩着的双人床上，很是情色。 

再后来又看了《泥巴人》，是一部外国作品。主题很深刻，情节扣人心弦。该剧为小剧场

话剧的开拓与发展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让我骂娘的是，主要演员都使用了胸麦，这样，声

音在整体上便严重失衡，过去那种话剧语言的声音魅力荡然无存……不过该剧还应邀到新加坡

作交流演出。 

     贵州省话剧团演出的《蔡文姬》没有看过，但它丢放在木工房的说明书我却保存着----因为

当年（1973 年）不懂历史，但我觉得说明书上的“胡笳十八拍”文字太美了，所以就得以留

了。幸运的是 82 年（？）北京人艺来红旗剧场演出该戏，让我感到了她的震撼魅力，后团内

一老同志告知；我团林薇扮演的“蔡文姬”与人艺“蔡文姬”的扮演者朱琳不相上下，曹操的

扮演者王呐演得真像曹操。本人曾从老导演罗军（其与上世纪 30—40 年代《夜半歌声》宋丹

平的扮演者金山齐名）口中得知；林薇在《文成公主》的演技比《蔡文姬》更胜一筹。 

      当年在省内巡演《魂牵万里月》时，我的一个忘年交（此人己作古，老天保佑他老人

家！），当年在《东进序曲》中饰演日本军官。此公对当年的《龙须沟》、《西望长安》、

《白日梦》、《骆驼祥子》、《三代人（后来的《红灯记》）》、《幸福》、《渔人之家》、

《森林中的火光》、《东风四号》、《同甘共苦》等剧的演出，如数家珍颇为感慨的，今不如

昔！每当聊起当年的往事，（他曾在西北军平过，好象是扬虎城的卫队。）特别是说到扬虎城

将军和他比个儿头的事时，还颇为自豪-----杨虎域将军没他高。当年巡演自办伙食，此公自愿

充当伙头军，但他一点不揩大伙的油。每天演出完毕（当时是自带行李家什），此公就自掏腰

包煮一小锅猪肝汤，烫一瓶包谷土酒，凡愿沽酒者皆欢迎，品酒之间，经常告诫小年青如何敬

业如何做人。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将眼前的这一慈祥老人与舞台上凶残的日本军官联系在一起，

可见此公演技之高。 

      随着电视的普及，娱乐方式的日益多元化，话剧终于在某一天和电影一起，在享受了空前

的辉煌后，归于寂寞与孤独。我非常怀念那个年代，那个话剧的黄金时代。那些年，一年至少

能看三部话剧！而后来，三年也看不到一部话剧了。还有一点聊已自慰的是；“北焦（菊隐）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南黄（佐临）亲自导演的《茶馆》、《中国梦》有幸得以观看。所不是我薄情，是当时的话剧

团已处于解体和半解体状况。不说外地，单说咱们贵阳，从贵州省话剧团走出去，现在在影视

界成为大腕的就有多少？以上世纪 80 年代因《西安事变》在全国闻名的“蒋介石（孙飞

虎）”，调“四川人艺”的朱德的扮演者---刘怀正，《毕升》的芮启华，《黄金梦》的赵秀

丽，《黑猫旅社》的夏宗佑、……还有一些进入教育界的，《红楼梦》林黛玉的配音张海玲、

《潘汉年》的妻子贺筑平，。光是话剧团改行的人员，从舞台美术到编剧导演，完全可以再成

立一两个话剧团，大江东去啊……    

     后来在广告界混时，的确是冲着对《良家妇女》的作者李宽定的仰慕之情去的，此君当时创

办了一个广告公司。后来知道话剧界在此行当的人越来越多。有演员，有舞美，有编剧，有导

演，给我的感觉是，话剧界的变相下岗和工厂差不多，而且大多投靠广告、影视、教育界！而

且在我工作的广告公司里，有分别来自话剧团、京剧团甚至木偶剧团的演职员！他们有的作秘

书，有的作业务，有的作出纳或者会计……话剧界己属“弱势群体”。 

    在得知贵州省话剧团的编剧犹学忠的《业余警察》、《谋生》（获中国话剧研究会西南分会

颁发创作奖），由潇湘、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时，心想，这种转移真明智，打心眼敬佩。 

     这一时期话剧团的日子过得苦啊，甚至排演小学生教学剧，都成了维持生计的重要一块！偶

尔有个主旋律剧目，也算是一个“经济增长点”。记得《托起明天的太阳》1 个月就连续演出

60 余场，真不容易。当我听说该团的小品剧《川军兄弟》在全国还获了奖时，打心眼里敬佩这

帮哥儿们对话剧事业的热爱。   

     1998 年四到了又恨又爱的话剧团，明摆着是冲着职称和养老去的。剧团当年就排了两个自

创的话剜《在睡着的地方醒来》、《巧妇可为》。为了要评职称和要务正业，颠三倒四地写了

一篇《在睡着的地方醒来》的评论，嘿嘿！居然还混得了 200 多元的稿费。 

      2002 年在南京艺术节居然还看到了北京人艺的《生死场》、上海人艺的《商秧》、福建人

民艺术剧院的《沧海争流》、南京市话的《秦淮人家》……各文艺团体的演出精彩纷呈，同行

的演技令人敬佩，但他们每一剧目几百万的投入，真让人瞠目结舌！ 

     贵州省话剧团后经过精心打造的《红帆船》（当年还获“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的确好看

多了，该剧的确起到了对青少年教育的宣传作用，虽然有省教委颁发的希望各学校配合演出让

学生接受教育的红头文伴，但却无法到校园演出，因为北京请来的舞美设计师只注重了舞台

“可视性”，而忽视了整个剧目演出的“可操纵性”。几十万元打造的一台让广大青少年受教

育的戏没有达到目的------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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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台我省自创的《青春百分百》话剧真把我弄糊涂了，应该让堂堂正正的贵州省话剧团演

出的剧目，文化厅怎么会拨款让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表演系的学生去演呢？想一想，也只好认为

贵州省话剧团的人年龄大了，不青春了。听说该剧参加全国大学生汇演还获了奖，很欣慰，这

下话剧事业后继有人了。 

     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认识了一位搞话剧的老师。此人牛高马大，音如洪钟，是中央戏剧

学院（成人教育学院）院长----麻国均。在整个“2003 梵净山国际傩文化研讨会”的会上，就

听他富有感染力的讲演。不过，在完成他的学术研讨后，他就惟妙惟肖地学他们顶头上司不懂

戏剧装懂戏剧的样子，差点没把我们笑背过气去。后来当我问他斯坦尼的“体验说”和布莱希

特的“表现说”和梅兰芳的“意象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时，他很吃惊，得知我们是同行便成

了朋友。他每次吃饭都走过来坐在我的身边，不过酒后他也质问自己；咱们搞话剧的真不务正

业，跑来乱侃一通什么什么说不清道不白的傩文化傩戏干吗？！------真逗。当我谈到曹禺先生

对傩戏的评价时，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喔，还有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东洋鬼

子”也插了进来，想和我们攀谈，因怕他是“文化特务”，害得我们说话都小心翼翼的。 

     话剧是外来品。自五•四运动以来，自“文明戏”在中国诞生以来，中国话剧的经典作品绝

对是凤毛麟角。到了今天，经典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很遗憾的是，我省有些话剧是排出来

后，彩排一场，（审查）汇报演出一场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也有演员比观众多的尴尬展

示。唉！真期待着有一天，人们能够走出家门，悠闲而欣喜地走向自己所在城市的剧场，接过

一份剧目单，走进座位，耐心等待着大幕的徐徐拉开，兴致勃勃观看着。在中场休息时，大家

喝着冷饮或热饮，饶有兴趣地谈论着刚刚看过一半的戏，评判演员、剧情、舞美、灯光，预测

结局。在全剧结束时，全场起立，为艺术家们的演出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欢呼；年轻人将手

中的鲜花抛向舞台——台上，是艺术家们一次又一次眼含热泪的谢幕，合影留念…… 

上述的想法并非不可实现，2005 年广东省话剧院来贵阳演出的《疯娘》就达到了这一期望。为

此本人还发自内心的感慨，写了一篇《伟大的母爱-----无场次话剧“疯娘”观后感》，虽然得

了百多元的润笔，但是物有有值。 

     只不过心里最大的遗憾是话剧 100 周年纪念，全国各兄弟文艺团体都在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

打造精品，上海就投入 1000 多万元来打造《红星照耀的中国》，听说还让一个叫大山的老外

扮演斯诺，真让人妒忌。今年咱们贵州省有几个非常热爱话剧的老艺术家不顾年迈多病还在复

排上世纪的《黑奴恨》，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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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对话剧艺术的追求是不受年龄和职业的约束，特别是在当今的年代。其实只要上下一

心，我想还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咱们贵州省话剧团能否再打造出一个比当年《建设时期的游击

队》还叫响的话剧呢？我期望着！ 

 




